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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從「書同丈j以後，就開始出現俗字了。也可以說方現漢字自從有了官方的統一

規範後，俗字就如漢字的幽靈一樣，如影隨形，從未離開過。我們可以說甲骨文中不

存在俗字，或者可以說鐘鼎文沒有俗字;但正此而已，這完全是僅就方塊漢字的形體

而言的。既然稱之為「俗J '必定還有「雅山於是「書同文」以後，雅俗之分也就判然

了。正統的學者對俗字是不屑一顧的。

俗字是隨著社會生活領域的擴大，人際交往、貿易、交通的拓展而不斷地產生和

流傳的。就像俗文學作品的發生和流傳，靠的是經濟生活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繁衍一

樣，俗字也是擁有極廣大的民眾為基礎的。苟卿就說過: í以從俗為善，以貨財為

寶，以養生為己至道，是貝德也。 J (見〈苟于﹒儒效))從最早收集整理俗字的專著漢

代服虔的〈通俗文} ，安IJ晚近的〈宋元以來俗字譜} ，這其間俗字的不斷發生發展，已使

我們的語言文字的歷史不能回避這一事實，不能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了。不過，需要

特為說明的是，近年來流行最廣，又最具權威的漢語字典、詞典卻依然對俗字持否定

態度，這一點令人十分不解。 l

〈說文解字〉是我國第一部系統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典，其所取得的成就，不

僅在當時，即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也被公認為最具權威的漢字字典。如果說〈通俗文〉是

我國最早的研究俗字的專著，那麼還應進一步說，最早注意並收集俗字的還是〈說文

解字} ，因為許慎更早於服虔。〈說文〉中明白無誤錄出的俗字起碼有十六個，試列舉

如下:

〈言部} : í諦，誕也。從言敢聲。俗論從忘。」 諒。

〈肉部) : í屑，轉也。從肉，象形。俗肩從戶。 J 屑。

〈角部} : í角黃，兜牛角可以飲者也。從角黃聲，其狀觸角賣，故謂之睹。俗睛從

光。」慨。

1 {現代漢語詞典〉稱「俗字」叉叫「俗體字J .並進而釋義為「字體不合規範的湊字J 0 {中國大百科全書﹒

語言文字卷〉買IJ解釋為「指民間手寫的跟字書寫法不合的漢字字體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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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血都} : I盟，腫血也。從血、農省聲。俗盟從肉農聲。」 膜。

〈弓部} : I函，舌也，象形。舌體可弓，從弓，弓亦聲，俗函從肉、今。」

1今。

〈鼎部} : I鼎，鼎立圖掩上者。從鼎才聲。〈詩〉曰:鼎鼎及鼎。俗鼎從金、從

茲 o J一一封。

〈去部} : I圾，配鹽幽求也。從示支聲。俗接從豆。 j一一鼓。

〈呂部} : I蝠，身也。從呂從身。俗從弓、身。 J (此條見段注本七下卜一躬。

〈衣部) : I頁，袂也。從衣采聲。俗褒從由。」一一一袖。

〈克部} : I克，首拜也。從人、仁，象曹形。俗先從竹、從替。」一一醬。

〈欠部} : I蔽，臥車夫也。從口龜聲。俗敵從口、從就 o J 日前。

〈印部} : I肘，按也。從反印。俗從手。」一一一抑。

〈水部} : I棋，水清而乾也。從水難聲。〈詩〉曰:揖其乾矣。俗攝從佳。」一一

灘。

〈灸部} : I冰，水堅也。從;、從水。俗冰從疑。 j一-ì，疑。

〈眼部} : I最，商人飛蟲 o 從蝕、民聲。或從昏，以昏時出也。俗最從虫、從

文 o J一一蚊。

〈土部} : I崗，噗也。從土、 μ 、 U 屈象形。塊，俗崗字。 J (此條見段注本十

三下)一一境。

以上所列舉的〈說文〉中的俗字，大多數已經修成正果，壓倒了原來的雅正之體，並從

漢代以後沿用至今。如屑、慨、 1農、銘、鼓、躬、袖、腎、抑、攤、輝、蚊、塊。僅

有認、仲、日說三字較生僻，不大為人所知。 2 下面只就部分內容略作說解，以明俗雅

之分，並談談今天所應有的態度。

許1撞在〈說文〉中明示不誤的俗字「蚊J '早見於〈莊子﹒天運H蚊虹口曹膚，則通昔

不寐矣J 0 可知這種小害蟲歷史悠久，連出世超脫如莊周的也不能免「俗j世的騷擾，

被弄得整夜不能入睡。說明在許慎立前早有這樣的俗寫，睦德明〈經典釋文〉特加注

云: I肢，音文，字亦作最。」最足證明直到唐代，正統的「雅字j都應寫作「最J ' I蚊j

尚未取得地位。如〈漢書﹒中山靖王傳〉即有「聚最成盲j語，後世成語作「聚蚊成雷J ' 
直到今天大陸流行最廣的〈現代漢語詞典〉也仍然作為書面語而收錄了「最」字。陸德明

的〈釋丈〉並非多此一舉。需要順帶提一筆的是〈爾雅〉云，蚊子的幼蟲為「區別、「螺J ' 
郭璞以〈廣雅﹒釋蟲〉的「干玉，蝸也j 為根據作庄，說明雅字作「蝸J '而俗稱立「干

't.J '郝懿行義疏最為詳明:

2 I月判字作舌頭義，音函，晚近嚴復〈原強〉中即有「扼腕奮牌J一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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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登、萊人呼跟頭蟲，揚州人呼翻跟頭蟲。欲老則化為蚊'尾生四足，遂蛻於

水而敢出矣。

〈通俗文〉是最旱的俗字專書，也有「蝸化為蚊」之說(據〈一切經音義〉所引)。可見雅稱

與俗呼是大有區別的。雅稱為「蝸J '已不大為人所知，俗呼為跟頭蟲的「于't.J '貝IJ廣

為大家所接受;雅書為「蟲J '俗寫作「蚊J '流傳千年的習俗已無法返本歸雅，以至許

慎撰〈說文〉也不能不按實際情況收錄。

〈說文〉中的「袖J字是「褒」的俗字，古雅字只作「褒J '如〈詩﹒唐風﹒羔裘} : 1羔

裘豹衰，自我人究究。 j但同時， 1袖j字也多見於載籍，如〈韓非于﹒五蠹〉引鄙諺「長

袖善舞，多錢菁賈」。旺是民間不登大雅的鄙俗諺語， {韓非于〉自有所本而作「袖j 。

唐代駱賓王那篇有名的〈討武墨撒〉文中指斥武后的話「掩袖工議，狐媚偏能惑主J '即

用了俗字「袖j 。因為這樣的文暈若用雅字，是難以取得號召民眾的力量與效果的。班

固著〈漢書〉愛用古字雅字，故每遇「衰」字，顏師古均作注曰: 1衰，古衣袖字。 J :J說

明安IJ顏師古的唐代， r袖」字已經深入人心，人皆知之，而「褒」字已不大為人所認識

了。
再去口閃光j字，指古代一種酒器，最初是用兜牛角製造，以後也有青銅製的，多見

於商代和西周。據清人邵瑛〈說文解字畫經正字〉云: 1今經典唯〈周禮〉作轍， {毛詩〉

皆從俗作慨。 Jî:是世成語有「概籌交錯J '沒有用「噸j字的。

又如「塊」字為俗， 1倒」為雅， {三蒼〉云: 1凶，土塊也。 J (見〈一切經音義〉卷七

所引) {禮記﹒喪大記} : 1父母之喪，居倚廬，不塗'寢苦枕凶。 J{漢書﹒律曆志下〉

~I{左傳〉云: 1重耳處狄十三年而行，過衛五鹿，乞食於野人，野人學性!而與之。」相

信。要書〉所引之〈左傳〉本字必作「崗山因為字形正像鄉野之人所學於公于重耳面前的

土塊。作為俗字的「境」也早見於〈爾雅﹒障言} : r塊，福也。」而〈曹語四〉被公于重耳

出亡，字已寫作「塊」。令人奇怪的是為甚麼十分象形的土塊字「倒J '終而被筆畫繁多

的「境j所取代。這襄有個趨簡或趨繁的問題，約定而俗成並非簡單一昧地趨簡，因為

前人造字的原則是不能捨「六書j而不顧的。于省吾說: 1形聲字的起源是從某些獨體

象形字已發展到具有部分表昔的獨體象形字，明後才逐漸分化為形符和聲符相配合的

形聲字。 J 4 也即是說由純粹表意到形聲是漢字發展的總的規律，這裹的「倒」之於

「塊」正應作如此理解。且這種類型絕非僅見，白日前引的「克」之於「醫J ' l'→」之於

「軍J ' ({說文﹒(部) : I~' 覆也。」徐室主等曰: 1今俗作薯，同。 J ) 1須」之於「鬚J ' 5 

3 白日〈漢書﹒楊揮傳〉云: í拂衣而喜，奮褒低印。」顏師古注: í衷，古衣袖字。」

4 見于1昌、吾〈甲骨文字釋林> '北京:中華書局， 1979 年，頁 436 。

5 朱駿聲〈說交通訓定聲﹒需部> : í{禮記﹒禮運}疏哥 1<說文} :須，謂閣下之毛，象形。按:頤上日

須，口上日盔，頰旁回事章，俗字作鬚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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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雅到俗的遺變規律大抵如是，也正是廣大民眾給予認可的根本原因，並不單純在

于於簡或繁。

上學〈說丈〉中的俗字，雖然只十六個，卻大都取得了堅實合法的地位，傳寫至

今。對俗字的趨繁或趨簡是不應一概而論的，更不能採取秦皇帝「書同文」的強制措

施，硬性規定孰正孰非，誰雅誰俗。

北齊學者顏立推云: I吾昔初看〈說丈} ，量薄世字，從正則懼人不識，隨俗則意

嫌其非，略是不得下筆也。所見漸廣，要知通變，救前之執，將欲半焉。若文章著

述，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，官曹文書，世間尺膺，幸不違俗也。 J 6 顏之推自句話代表

了六朝上層文人學者的基本態度，即對漢魏以下大量產生的俗字，既不能視而不見，

又不願俯就而甘心從俗。在著書撰文時，理應參考〈說丈〉以矯正俗體，但對「官曹文

書」及社會生活中的應用文字，則不劫使用流行的字體。應該說這是一種較通達的態

度。苦IJ唐代，顏氏的後裔顏元孫編了一本〈干融字書} ，用來辯正楷書字形的正俗，如

〈說丈〉中的俗字「醬」、「躬」等，已由俗而轉為雅正了。他在〈干除字書總論〉中說:

所謂俗者，例皆淺近，唯籍帳丈案，券契藥方，非涉雅言，用亦無爽。慎能改

革，善不可加。

從「要知通變」苦IJ寄希望於「改革J '顏氏一門可稱得漢字的功臣了，他們的學間和治學

的態度，確乎值得後人借鑑。

6 見〈顏氏家訓﹒書證〉。


